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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正阳，从吃一口春日的时令春鲜开始。
正阳的春，比低山地区来得晚一些，清明已过，春风

却依旧料峭，草甸上积雪消融，涓涓缕缕浸入地皮，春雷
一震，草木赶忙冒头破土，春日一照，又窸窸窣窣争先长
大，大地变得热闹起来，连绵的群山渐染新绿，桃杏芬芳
不歇，树尖儿上的香椿才崭露头角，地里的春笋、苋杆蒿、
花椒叶、荠菜也生了新芽，生机盎然之间，“采春人”赶早
扎进山林田野，去寻找不可多得的春日美味。

农历三月，地气定发，若是瞥见田埂上、道路边一丛
丛葱茏的新绿，那准是荠菜的身影。 荠菜俗名地米菜，纤
长的茎叶挨着地面扩展开来，匍匐生长，像舒展的羽毛。
“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春日的荠菜，是大自然的馈
赠，掐上一把嫩尖儿撩水剁碎，做成包子或饺子，不仅味
道鲜美，更能平肝明目、清热排毒。

香椿是春天的信使，香椿生在树上，三五一簇，刚冒
头的颜色嫩黄，一两日便微微发紫，油油亮亮。 常听人说
“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质”，必须赶在一场春雨
之前，掰下树顶最嫩的芽，或与金黄鲜亮的土鸡蛋合炒，

一道热气腾腾香椿炒蛋奉上，或裹上面糊糊下入滚油，炸
香椿鱼儿，酥脆爽口。不管怎么吃，一口咬下，都足以把这
满满的春意吃进嘴里。 不过，香椿气味特殊，喜欢者趋之
若鹜，不喜欢者避之不及，曾有人用“一箸入口，三春难
忘”来形容香椿的口味，这样想来，难忘的或是美味，抑或
对这种特殊的“香味”。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春笋也是正阳群众
春日餐桌稍纵即逝的美味。 嫩笋去壳， 在开水里滚上一
圈，或滚刀切块，与腊肉同炖，满口滋味；或撕成细丝，同
春韭同炒，清新爽嫩。汪曾祺先生曾用“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来形容言简意赅、不加修饰的文章，大抵就是取“春韭
之味”的清新来形容文章的隽永之感吧。

民有俗语“不时不食”，在正阳人民的心中，食春鲜与
春耕、播种、采茶、制茶同等重要，这是大家迎接春天最直
接的方式， 也是对季节感知最具象化的体现， 唐人有诗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一口春菜下肚，才算不辜负
大好春光，才算真正品味到春的味道。

早春时节，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父亲洗漱完毕，肩上挎着洗
得发白的帆布包，包里面装着文件，笔记本和一只漆黑锃亮的英雄
牌钢笔。父亲叫着我的乳名，笑呵呵地说，准备好了吗？咱们动身下
乡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系好解放鞋上的鞋带，随父亲踏上了曲曲
弯弯的羊肠小径。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父亲已过不惑之年，在
一个叫双柳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 我对父亲说了想和他下乡去
玩玩，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嘱咐我，下乡要起得早，免得我们在路上
晒太阳。

父亲轻轻掩上门， 他怕惊动母亲休息， 就没有再与母亲打招
呼，他带上我，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他熟悉的山路，我紧随其后。翻过
一道道山梁，越过一条条沟壑，爬上一个个山岭，父亲魁梧的脊背
已经汗湿一片，他一边在前面赶路，一边与我说着风俗礼仪。 他和
蔼地告诉我，到了老百姓家，要有礼貌，主动与别人打招呼，吃饭的
时候， 不能把好吃的菜全夹到自己碗里， 小孩子最好不要上桌吃
饭，别人让你上桌，你也要推辞几次，实在推辞不过，也要先让大
人，老年人入座了你再坐下。 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发出大的声音，举
止要斯文……父亲说着话，在路边找来一根竹棍，不停地敲打路边
的野草，把挂在野草上晶莹的露珠敲落，免得打湿我的裤脚。 他怕
我太累，走了四五里山路之后，就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歇歇脚。 他从
蓝色的中山装里掏出塑料包，从里面取出旱烟杆和金黄的旱烟叶，
烟火明灭，柔蓝色的烟雾笼罩着父亲布满沧桑的国字脸。

父亲抽着烟，给我说他包联的这个村叫桃园村，有八十户人家
……他像熟悉自己家庭人口一样，说着各自家庭老人的喜好，男女
主人勤劳耿直的秉性。父亲与我说这些情况的时候，突然从竹林里
风风火火走出一位五十几岁的妇人，头缠白布帕子，背上背着一个
八九岁的男孩子，男孩子的头懒懒地躺在妇人背上，妇人急急忙忙
往山下赶，她一抬眼望见父亲，就笑着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热情地
回答着，问妇人背孩子这是去哪里？妇人说孩子可能吃了不干净的
东西，又拉又吐，她准备把娃背到公社卫生所去看看。 父亲得知情
况后，安慰她莫着急，从挎包里掏出纸笔给公社卫生所靳医生写了
几句话，说明妇人家的情况。 父亲让妇人拿着纸条去找靳大夫，那
妇人千恩万谢地去了。 父亲对我解释说，山里人很少出门，又不认
识人，她拿着我写的条子去找医生，医生认识我 ，会给我几分薄
面，省得耽误了孩子的病情。 经他一说，我明白父亲写下纸条的
必要性。

走了二十多里山路以后，沿途都有散居的农户，他们与父亲亲
切地打着招呼， 父亲回敬着大家的问候， 询问他们洋芋栽种了没
有？ 苞谷点种了没有？ 麦子施肥了没有？ 父亲始终面带微笑，那种
与群众长期建立起来的鱼水情意，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父亲与他们闲聊着，还从另一个上衣口袋里掏出三门峡香烟，
给他们一一散过，而他们呢，把父亲当成了自家兄弟，毫不客气地
拿着香烟，叼在嘴上，很享受地抽起来。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农，父
亲叫他陈篾匠，还拿出长长的旱烟杆，裹上一袋自家地里长出的旱
烟点燃，他用衣袖狠狠地擦了擦烟嘴，递给父亲品尝品尝，父亲也
不嫌弃，拿上他的烟杆就吸了起来。 父亲吸着旱烟，说他的旱烟香
味浓郁，有口劲。 又对我说，娃呀，你陈爷爷是远近有名的篾匠，编
得一手好背篓，好竹篮，好竹筛，好簸箕。陈篾匠一听父亲夸他的手
艺，就高低邀请父亲去他家里坐坐，说要送给父亲一个精心编制竹
篮子，父亲拗不过他的好意就去了他家里。 到了陈篾匠家里，他立
马吩咐老伴儿媳烧水泡茶，烧肉煮饭，又让十岁的孙儿去把刘村长
叫过来陪父亲吃饭。 自己动作麻利，十分矫健地爬上了燕子楼，取
下了自己精心编制的竹篮。 我好奇地凑近一看，果然好手艺，那竹
篮子成梯形，上面口径大，下面底子小。 竹篮上有两圈蓝颜色涂染
的波纹图案，竹篮两面用红漆涂染出对称的两个“福”字，整个竹篮
造型美观大方。 我高兴地连说，陈爷爷好手艺。

父亲与陈篾匠聊着庄稼播种，养猪养鸡情况，老人身体健康情
况， 陈篾匠快乐呵呵地应答着， 他两人的对话俨然像一对爷儿父
子。这当儿刘村长到了，刘村长与父亲年龄相仿，是个乐天派，到屋
就说今天喜鹊叫，叶书记就来了，真灵验。父亲热情地与他握手，散
烟。这当儿饭菜以上桌。父亲就和刘村长在桌上详细了解近期村民
春耕进展情况，村民目前所面临的哪些困难等，父亲一边问，一边
掏出笔记本一一记录下来，把一切情况了解以后，才开始用餐。 吃
饭的时候，我按照父亲事先的教诲没有上桌，陈篾匠非要我上桌吃
饭，父亲笑着说，既然你陈爷爷让你坐桌子你就坐吧。酒席上，我表
现得彬彬有礼，父亲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在陈篾匠家里用完餐，临走时，父亲执意给陈篾匠留下了三十
元钱三斤粮票当作伙食费与购买竹篮子的费用， 陈篾匠摇头连声
推辞，父亲硬是要按照自己的下乡规矩，用餐即刻付给老百姓生活
费的原则， 不然就不再打交道了。 陈篾匠见父亲把话说到这个份
上，只好硬着头皮收下，又为父亲揪了十几匹叶子烟，让父亲千万
不要嫌弃，一定收下。父亲再要付钱时，陈篾匠先是翻脸了，他高喉
咙大嗓门地说，叶书记，你这就见外了，我孙儿在朱老师(我的母
亲)学校上学，一年四季，不知要在你们家吃多少顿饭了，你要再
格外的话，我就要按顿付钱了。 父亲只好将烟叶挽成一团放在衣
袋里。

这一天，我随父亲下乡跑了三十几户人家，月上柳梢的时候，
父亲又组织各组组长召开了春耕生产运动会，父亲在会上讲话，仿
佛与左邻右舍拉着家常，极富感染力与说服力。我很难相信年过四
十的父亲哪来的那么多激情，而年少的我，始终抵不过瞌睡虫的袭
击，坠入了甜甜的梦乡之中。

晨曦还畏怯地躲在蓝色的窗帘后面，肆无忌惮的猫叫瞬
间就把天光叫醒了。一如往常，我会拉开窗帘站在窗前，看远
处绵延起伏的黛色的山脊。稍近，黄色、火黄色、青色、翠碧色
灌木杂林的山坡散落或簇聚的蓝色、红色房顶的房子，偶尔
会看见炊烟从人家里袅袅飘散于云雾中。 及近，汉江则是烟
笼寒纱，间或露出一方碧玉，浩荡的水声像是被束缚在了水
底。 听这个古镇子与冷冽空气相衬的风声、咳嗽声、脚步声、
虫鸣声、鸟博翅声。

这是古镇一天的开始，或者说是我这个古镇过客新的一
天的开始。 无一例外的，被猫唤醒的又一天。

我这个怕猫的人却到了一个猫最多的地方。
若看它的皮相，通体白毛发黄，眯缝着双眼，循声圆睁的

黄褐色眼珠滴溜溜转，诡谲的目光被糊在眼角的眼屎遮掩出
意味深长的况味。 转角之上、巷道一侧、屋檐底下，这方由青
石板铺就的地域像是它的王土，“呼噜，呼噜”念着它的经。若
是有猫、狗经过，但见前爪摁地，脊骨拱起，历经岁月洗礼的
一声“喵”任是狗也侧身而过。 绝大多数时间，翘起后爪时不
时挠向拱起的脊背、粉红肉色的大腿根，俨然一副历经世事，
唯我独尊的样子。 按人之经验，最长命的猫也不过是世间二
十年，那么这只猫应该是十余岁的年纪了。

世人说，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和忽视。 还有
人说：树嫌斑鸠斑鸠飞，斑鸠嫌树斑鸠飞。对于这个据此为王
土的令人讨厌的猫，我已经固定的办公楼决定了我没法远离
它。 一年四季除了盛夏，冬末、初春、晚秋为获取一份爱情不
惜牺牲品行撕心裂肺的嚎叫，让我无法忽视它。 也曾听见两
只猫的情投意合，那厢的孔武有力，这厢的多情优柔，一递一
声。 而这只钟情于斜对过人家那只虎纹花色母猫的白色公
猫，今年已是数次数天坐在廊檐下呼叫了，奈何换回的不是

那只身着虎纹，仪态万方的母猫的回应，反倒惹得六十多岁
男主人时不时地几声怒骂。是它盛年不在？还是它心有所属？
猫的世界我不懂，却也是不忍心驱赶它，甚而一改似根深蒂
固的厌恶，有了或多或少的怜悯了。

黄州馆巷那对年过八十的老夫妻门前的木纹石台阶上
总是摆着几个铝制的饭盆。从这些饭盆里残余的糊豆面、麻
什、拌汤、面片亦能想见他们的饮食习惯。 也总有猫从他们
家虚掩的门扉进进出出，颜色各异、胖瘦不同、大小不等。放
在那总会有猫来吃，管它是野猫家猫；合适的时间，固定的
地点，总有饭等着自己去吃。 一年年下来，这对老夫妻怕是
跟这个古镇里大多数猫达成共识了。这只黑白相间的猫，常
常是爬在老妇人的膝头，或是躺在老头的脚边，闲淡无为地
看着我们这些进城又出城人。 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美美地吃上一顿又不知神游到什么地方的野猫。 气定神闲
的样子彰显居家主人的身份。 上上下下经过，见了它，我总
会“喵喵”地唤几声，虽然它从未理我，但已不再以防备姿态
待我。

这俨然有了一副老相的猫， 却让我看见了快如闪电的、
柔情万种的样子。一天，我正从它门前的台阶下往河街，原本
对着我的呼唤未做任何表示它，倏忽如闪电般飞向十几阶台
阶下的老药材店，不一会便见扛着一小袋米的老头。 只见它
绕在老头的脚边“喵喵”柔声叫着，又是咬着老头的裤腿一个
台阶一个台阶拖拽着。 我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一个老头、一只
老猫是怎样互相诉说、相互帮携着回家。我很诧异，老头的脚
步声我都没有听见，这只老猫又是如何听见的？我亦很惊异，
我感觉有水冲出我的眼眶。

这是我到蜀河两年来，唯一愿意和我说话的猫。 和它相
识是在有着铜人、铜骡马的星汉广场。冬季的下午饭后，天已

经微黑了， 独自在这个千年古镇子里行走还是需要勇气的。
那有念起念灭的沧海桑田、海枯石烂，这个承载千年人事的
千年古镇总有些冥冥中的不可知， 总有些道不尽的人间事
吧，这只楚楚可怜的幼猫，亦是循着这星汉广场的“人气”而
来吧。

从相遇、相识、到相熟，我和这个猫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
时间。 先是“喵”一声逃走，又在不远处便于逃跑的巷道里喵
喵叫着，接着用一种试探的方式一点点走进，直到躲在骡马
的腹下贴着蹄子，扭着头看着在广场走圈的我。 看着我靠近，
又略略躲往骡马的另一只腿下，畏怯的小样全然已是我见犹
怜的温顺，一只前爪轻轻抬起，嘴里“喵呜喵呜”地叫着小心
翼翼凑近我，我亦蹲下身，“喵呜喵呜”回应着，伸出手轻轻牵
起它抬起的前爪。人说猫有九条命，有不死的灵魂。我们的相
认是前世的践约？

在天微黑的时候，在星汉广场。 是一个人一只猫的今生
约定。 我在广场走圈圈，它追着我或是跃上驮着货物的骡马
背上。 我喵喵叫着，它喵喵回应，从彼此的言语、行动听见、看
见生命存在的快乐。 一个多小时后，我一声“回去了”它喵一
声飞离，我转身向左。 再不再见，我们都已然相见。 “人生定
离，一期一祈。 勿怀忧也，世相如如此”不会是一只猫的心事。

在我们办公楼后面一处残垣断壁里，有着多少只猫？ 二
十、三十、还是五十，黑色、花色、白色，虎纹、豹纹、斑点……
我从未细数过，那只通体黑色，有着六根长长白色胡须，体形
魁梧的猫，应是这一群野猫的头，只要从这断臂前经过，就见
它弓起腰身，欲扑状紧盯着我们，那宝蓝色充满异域风情的
眼睛，怎么看都是杀机重重。 有时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放
下彼此的对持、戒备，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终
而各安其分？

西津汉江大桥北山岭上有一被许多人遗忘的遗址———
新罗寺遗址。 新罗寺遗址掩映在北山山岭中，有一木屋、一
亭、二平台、绕遗址的路，遗址下是悠悠的汉水，擦着遗址匆
匆流过。上西津桥，北望，一岭横陈，从西向东，顺江蜿蜒，新
罗寺遗址，就藏于山岭中央。

入遗址公园门，沿木阶梯西上，阶梯两侧，树木葱茏，芳
草萋萋，野花烂漫。 游人少，有云雀、画眉鸣叫，迫使山林更
幽。 享受山林天籁。 阶梯如龙，左盘右扭，蜿蜒而上，不见之
首。 途中，见一山民，挑着菜担，赶山林深处来，与我相视而
笑，擦肩而下，又没在森林另一处。

继续攀登，拾形而上，两边树林，更加葱茏，浓荫如墨，
野花发香。忽遇一红小木屋，被翠林拥抱，仿佛绿中一阳，散
射红光。 踏上小木屋阶梯，踏出一串清脆的脚步声，惊扰了
屋后林子里栖息的几只白鹭，绕屋盘旋几圈，朝汉江一桥飞
去。

木屋紧锁，祥云萦绕，鸟闹四周，白云飞度。 此处太静，
不可久留。 于是，沿木屋旁阶梯下。 再上。 又上。 林更深，可
蔽日；风更凉，出寒战。山岭之高，汉水之矮，碧水似玉，无声
东去。 细观之，汉江宛如一枚上弦的蓝月亮，落在明珠山城
江南江北中央，打扮着这座水城。

上完阶梯，遇一平坦地，这就是新罗寺遗址，坐落在圈
椅样的山怀中。 一棵有了年岁的老柿树，主干斑驳，枝丫盘
旋，树冠如伞，葱葱茏茏。柿树旁，竖立一碑，正面为“新罗寺
遗址”，后面碑文是：“新罗寺始建于唐，是金州佛教四大丛
林之一。 相传是唐代贞观年间专门为新罗国僧人建造的寺
庙。 唐代高僧南岳怀让禅师曾在此出家，宋代香火旺盛，明
末毁弃。《明一统志》记载：“新罗寺在州治西六里，有唐怀让
禅师庵遗址现存石赑屃两个，河卵石垒砌的古井两口。宋代
嘉定年间铁钟一口为安康博物馆收藏。 ”石碑两边，陈放着
两个赑屃，无头无尾，凹凸不平，龟纹依稀可见。这两个赑屃
龙龟，从唐代走来，不知驼过何等巨碑？记录何等千古文字？
然而，仅存这两个赑屃身子，镇守着这片遗址，听千古汉江
潮起潮落声和汉水的歌起歌伏声。 这里是宋代曾经旺盛的
烟火地，每天清晨，在悠悠的钟声里，醒了天柱山和西城阁，
醒了香溪洞和牛蹄岭。

我思绪万千，突然被丛林中走出来的三位老者惊醒，他
们是采药人，恋着这片山林。老者个个须白脸红，精神矍铄，
一老者与我侃侃而谈：“这山，是汉江之北的富山，古时候这
里的新罗寺，烟火盛……”老者说完，捋胡须，爽朗地大笑
了：“随着对新罗寺遗址的不断开发， 蹲在汉江边的这座宝
山，在不破坏绿色植被的前提下，修建一些楼、阁、亭、栈道，
与博物馆一呼一应，就更加完美了！”说完，他们又朝森林深
处去了。

再沿阶梯上，山嘴有一亭，亭内有七八个登山者，这寂
静的山林中，有了灵气。 这些登山者，打紧绑腿，顺着山梁，
找着毛毛小路，寻找老码头山顶去了，没入草丛深处的登山
者，只听见人语，不见人影，渐渐地，人语也被森林吞没。

临亭西望，汉江打幽谷来，仿佛一枚绿的簪子，搁在两
山间，十天高速汉江桥，穿两山而过，别住了这枚绿簪，西津
桥以西的少半个安康山城，尽收眼底。山依着城，城吞着江，
江穿着谷，谷充着云。临亭沐凉风，凭栏听鸟鸣，真是一大块
事。

下台阶，半山腰一上一下有两个观景台。这里也是摄影
爱好者最佳拍摄点。 生在山城楼房里， 无论站在多高的房
顶，只窥山城一角。然而这观景台，可观山城大貌：西津桥似
长剑，被两“山”担着；博物馆是海市蜃楼，浮在缥缈的汉水
边；一桥是浮云，绕着上弦月；大剧院是鲲鹏，亮翅汉江边；
四桥如彩虹，挽起城南北；远处的龙王山，一起朦胧在蓝天
下。再南望，香溪山峦翠峰绿绿，地震监测台银球闪闪，牛蹄
岭壁峰巍峨， 安澜
楼白云悠悠， 隔江
的我， 伸手把山城
安康搂在怀。

简单的生活， 完全没必要弄得那么让
人心生畏惧。

茶是什么？一种经过浸泡，能够提神醒
脑，消积化食的植物饮品，这点不容置疑。
经过漫长的时光渲染， 茶被人们赋予了更
多品质、德行等等外在光环，无须辩解，向
往美好，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

据考证，茶圣陆羽自幼长于寺院中，许
多名茶最初也是由僧人焙制，“茶禅一味”，
喝茶也是僧人修行的一项日常生活。 赵州
和尚的“吃茶去！ ”，追根溯源，这句话最初
的意思是谁能无心地领受一杯茶， 他的禅
就算参成了。什么时候发生了转变？莹山和
尚的“逢茶吃茶，逢饭吃饭”，平常心是道，
但它不光是靠渴时饮茶，饥时吃饭得来的，
如无了悟，就无法达到身心统一，无心无我
的境涯。再到后来的禅宗公案“茶碗行道”，
按照一定程序的观摩、练习、体会，才是修
行的最好方式。说得有点绕，云山雾罩，莫名其妙？不妨稍加
琢磨一下，这和茶的发展是不是有些相似？ 无心、有心、程
序，殊途同归，这好像也是物质到精神的必经之路。

茶从日常走向礼仪，有人为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制约。
好茶出深山，很多东西在原产地或许很普通，但经过人工、
包装、运输费用等等成本因素的叠加，抬高了最终的售价。
谣传旧时候一条加盖茶区官印的麻袋， 经过茶马古道辗转
流通到西域，变成一种抢手的时尚奢侈品，笑话归笑话，但
也间接印证了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自然的不可控力，其实
在最终价格的比例中相比于人为因素要小得多，宣传、炒作
等等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 造成了茶从粗放到精细地持续
发展，这也是日常消费品发展的趋势，各有受众，用不着纠
结，时尚永远行走在日常、礼仪的往返之路上，茶能自由穿
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说明它有着自己无限广泛的适应性
和适用性。

茶从高往低的流动方式，也符合人们对高雅、端庄，脱
离了一般情趣的理解和向往。 但不能说茶道就只存在于排
场的仪式上，山间地头的一缸酽茶里朴实自然的平常心，难
道不是茶道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或许带有更多的生活气息。
茶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仪式，客人上门，烧水沏茶，本
身就是一种日常社交和家庭生活中普遍的往来礼仪， 看似
随意，其中也暗含一定的规矩，比如：先客人，后主人；先主
要宾客，后次要宾客；先长辈，后晚辈；先女士，后男士等等，
茶已经融入日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常有人说“茶如人生”，话是没错，但是调子起得有点
高，每片叶子都不相同，人生更不是他人的经验和总结，禅
语机锋， 毕竟不是自己开悟践行之后得来的智慧。 茶无雅
俗，道无常存，人在草木间，才能感受到四季的冷暖凉热。茶
从来都不是论道的工具，过多的修饰，掩盖了事物的本质，
懂不懂茶没有什么关系，“须知茶道之本， 不过是烧水点
茶”，偷得浮生半日闲，才是真实的生活态度，一个人总得需
要从繁杂的工作中脱出身来，享受放空自己的片刻宁静，多
么奢侈的一种感觉，只可意会，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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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揽胜
汉滨 张朝林

古 镇 的 猫
旬阳 郭华丽

陪父亲下乡
紫阳 叶柏成

春到正阳食春鲜
平利 汪轩

踏青时节
石泉以最美的姿态
迎接你的远道而来
当你踏步雄奇的云雾山
漫步老街，后柳水乡

能否看见每一个路口、景点
都有我们的身影
新旧面孔匆匆而过
尽管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
车流不息的道路上

我们只是那一抹荧光绿
从日出到夜幕
护着你的安全出发
也护着你的平安返程

守护旅途
石泉 刘庆勇

溪山雨后 潘慧 作


